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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扬

! ! ! !这个六月，九十五岁的饶宗颐先生格外
地忙。

!月 ""日，在香港主礼“饶宗颐文化馆”
开馆仪式；

!月 "#日，出席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饶
宗颐教授上海书画展”；

!月 "$日，出任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后
首次莅临杭州西泠印社。
真可谓行程满满，成果满满。
在学界，向有“南饶北季”之说。“北季”，

即季羡林先生。季先生曾撰文辞谢“国学大
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季先生之
自谦，众人称誉。那么，季先生外，还有谁能当
得起“大师”“泰斗”“国宝”之称呢？恐怕，唯有
“南饶”饶宗颐先生了。许嘉璐教授有言：“饶
宗颐先生在当代是唯一的丰碑！”

海上因缘
! 月 "% 日上午，我来到西郊宾馆，有幸

独家采访了饶宗颐先生。饶公面容清瘦、神采
奕奕、谈笑自若。

此次“上海书画展”，名曰《海上因缘》。我
便从这四个字问起。饶宗颐先生确认，这名字
是他亲自起的。我好奇，饶公与上海，究竟有
什么样的因缘？

饶公的学识，博大精深，他于甲骨学、敦
煌学、古文字学、词学、经学、楚辞学、考古学、
潮学、目录学、简帛学等，均有专著。却不知，
他在诸多学术领域，均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

饶宗颐先生告诉我，他与谢稚柳先生是
故交，正是因为几十年前，谢先生给他看了一
个关于敦煌的手卷，激发了他研究敦煌的兴
趣。他说：“那时候，我还没去过敦煌。而谢稚
柳先生已经在敦煌学研究上颇有心得了。”

跟饶宗颐先生在学术上合作最多的，要
数上海博物馆的老馆长沈之瑜先生。两位先
生的合作领域，是甲骨学。&$#"年，沈、饶二
位先生共同发起编写《甲骨文通检》。沈先生
逝世后，其遗稿《甲骨文讲疏》出版时，饶公亲
自为书题签，并作《金缕曲》追念，词中言道：
“向壁虚词庶可免，经艺本根共系。犹记得，沪
滨联辔，绿醑黄花屡尽兴，每念君，抚卷漫屑
涕。”沈先生之女沈建华后来也在甲骨文研究
上协助饶公工作。他说：“她帮了我很大的
忙。”忆及沈先生，饶公深情地说：“他是我最
好的朋友。”

上海博物馆的另一位老馆长马承源先生
也是饶宗颐先生的老朋友。两位的合作研究
领域，则是楚简。当年上博入藏的一批楚简，
正是发现于香港古玩市场。马先生曾说：“这
批战国竹简的发现，其意义比新造一座博物
馆还要大。”而饶、马二位的研究，揭开了先
秦、战国史上的许多不解之谜。

历数了在各个学术领域与上海的关系之
后，饶公提高了声音说：“我的学问之根在上
海！”

身为书画大家，饶宗颐先生还跟上海的
书画家唐云、谢稚柳、钱瘦铁、刘旦宅等，都过
从甚密。而“海上”二字，意蕴深远。上海独特
的地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家的生存方
式和创作趋向。所谓“海上画派”之意，亦在
此。有意味的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先
生，便是“海上画派”的一代宗师。如今，出任
西泠印社社长的饶公，在他的“上海书画展”
开幕之后，便驱车赴杭，踏访孤山，不也是一
段“海上因缘”吗？

东学西渐
饶宗颐先生堪称文化昆仑。可能许多人

会像我一样好奇，为什么在被有些人称为“文
化沙漠”的香港，会生长出如此伟岸的一棵
“文化大树”？听到我这样发问，饶公开起了玩
笑：“香港因为有了饶宗颐，沙漠变成了绿
洲。”看我开怀大笑，他俏皮地提醒：“这可不
是我的意思，是别人说的。”

说到为什么能取得几乎是两岸三地独一
无二的巨大学术成就时，饶宗颐先生坦言，这
确实是得益于香港的独特优势。饶公用敦煌
学研究来举例说明。在内地学术环境封闭、与
海外交流极少的岁月里，饶公有机会到美国、
欧洲、日本接触许多流落海外的敦煌学材料。
而祖国改革开放之后，饶公又率先与内地学
界广泛合作交流，更有机会到敦煌实地考察，
研究留在内地的敦煌学材料。仅仅在材料的
占有上，饶公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敦煌学
研究是如此，其他学科亦然。

香港，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交流、

交融的桥梁。身居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也正是中
国与海外汉学研究不可多得的桥梁。&$'!年，
饶公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经卷中，搜寻
到千年秘籍《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其全
文录出，并作笺证，阐发原始道教思想，引发了
欧洲学界确立道教研究的长期计划。

记忆力极佳的饶宗颐先生向我如数家
珍，叙说他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所做的工作
以及获得的成就：

&$!"年，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授“汉学儒
林特赏”；

&$!#至 &$%(年，出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
主任；

&$%)至 &$%&年，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
客座教授；

&$%"年，任法国远东学院院士；
&$%#至 &$%$年，任教法国高等实用研究

院；
&$#)年，在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北

海道大学讲学；
&$$(年 &"月，获颁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

人文科学博士，是研究院建院 &"'年来颁授
的第一位人文科学博士；

同月，获颁法国文化部文化艺术骑士勋
章……

饶宗颐先生把他的这部分工作，称为“东
学西渐史”。他怕我听不懂他带广东口音的普
通话，拿过我手中的笔，在我的名片背后，写下
了苍劲有力的“东学西渐史”五个字（见图）。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中国几千年的传统
文化在欧风美雨中飘零，一代又一代学人心
怀中华文化复兴之志，孜孜以求，苦心经营。
而饶宗颐先生以他的卓越学识和独特地位，

成为东学西渐的先行者和集大成者。他的学
术生涯，确实堪称一部“东学西渐史”。

在出任西泠印社社长的仪式上，他语重
心长地希望：西泠印社能不仅仅限于刻印，而
要经过开拓与努力，提升到学术层面，让全世
界都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艺术。

从饶公写给我的这五个字中，端可见一
代学宗的苦心孤诣。

学艺双携
采访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这次“上海

书画展”上。当我对饶宗颐先生能在学术和艺
术上同时取得极高成就表示敬佩时，饶公说：
“我一向是主张学艺双携的。”

话说到此，因为饶宗颐先生要赶到龙华
寺参访，专访只能告一段落。饶公指了指他的
女婿、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艺术统筹主任
邓伟雄博士，笑着对我说：“有问题你可以问
他，他的回答完全可以代表我的观点。”

饶宗颐先生的书画水准，世所公认。而饶
公“学艺双携”的探索，亦多受赞誉。香港特别行
政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评价说：“先生学艺
双携，于丹青琴韵中，钩沉文史，涵泳古今；以学
问来养育艺术，用艺术来滋补学问，以丹青不老
之心去探索学问，亦用一个文人学者的深度来
表达艺术。”明乎此，即知“学艺双携”之探究，亦
是对中国文人画传统的继承。

对于饶宗颐先生之“学艺双携”，邓伟雄
先生深有会心。他在香港书展主讲了一次介
绍饶公书画艺术的讲座，即以此为题。他在讲
座中说：“饶先生认为学术与艺术是相通的。
许多画家临摹八大山人，学的是技巧，但饶先
生关注的是八大画中表现的禅宗精神。又如

元代许多画家与道教有密切关系，饶先生对
他们的画和道教都很有研究，临摹时就着重
表现道教精神。”

邓伟雄先生一再强调说，古代的大书画
家，从宋代的苏东坡，到明代的文征明，再到
清末的沈寐叟等，都是大学者。在古代，如果
不是大学问家，是很难成为书画大家的。

当我问及为什么在当代像饶宗颐先生这
样的“学艺双携”大家很少时，邓伟雄先生连
连摇头说：“不能这么说。内地的许多书画名
家，也是学问大家，比如，谢稚柳先生在敦煌
学上的学术成就，就不比他的艺术成就差；再
比如，钱瘦铁先生在金石学上的成就也很高。
饶先生认为，内地很多书画家都是学者，这一
点千万不要忘记。”

邓伟雄先生说：“饶先生的学术和艺术，
是互补互益的。他的学术和艺术不断地开拓
精进，呈现全新面貌，取得全新成果，就是在
学术和艺术上各自有了新的想法、观念，都可
以相互推动。”

这种互补互益，伴随着饶宗颐先生长长的
学术、艺术生涯，使得他在学艺两端一直极具开
创性，老而弥新。饶公于耄耋之年，突破了中国
山水画南北宗的道统，开创出独具面貌的“西北
宗”画风。在饶公的山水画作里，不仅表现出大
西北山川的独特地理地貌、纹理气息，更把他在
敦煌学研究中的心得融于画中。
这次“上海书画展”，饶宗颐先生精心挑选

了各个门类的作品，相当完整地呈现了他在书
画上的成就。邓伟雄先生说：“饶先生这些年来
学术上的思考成果，也体现在这些艺术作品
里，这次特意来上海向朋友们报告。”
这，是多么难得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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